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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陈力子译，陈淳审校，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9 年） 要改变上述

现象，加强文化人类学的训练非

常必要。

当本文行将截稿时，收到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副

教授李旻的新作《早期中国的社

会 记 忆 与 国 家 形 成 》 （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这是一本利用文

化人类学理论探讨早期中国形

成及发展的著作。 （本书有关内

容以 《重返夏墟 ：社会记忆与经

典的发生 》 缩写版形式发表在

《考古学报》2017 年 3 期）作者借

用南美洲秘鲁古国高地文化与

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秘鲁的高

地文化和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

在塞维斯的书中被作为酋邦研

究的案例之一），创造出“低地龙

山 ”和 “高地龙山 ”的新概念 ，构

思新颖 ，写作大胆 ，有不少富有

创意之举。 尽管其宏观性的总结

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却不失为在

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

方法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 可

见，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

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最后 ，摘引塞维斯在其 《序

言》中的几段话，或许有助于读者

深入领会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重

点和结论。

“我认同普遍的准则，将文明

兴起等同于国家起源， 而国家起

源则由基于武力的压迫控制来定

义。 我一直相信，这一‘国家’的

定义能有效适用于一些现代原

始社会。

“压迫性武力的国家概念对

于定义古代文明不怎么有用。 它

不能说明文明的起源， 也不是判

断文明的一个标准。

“本人并不确认普遍认可的

将文明等同于城市化的结论。 我

发现城市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并

非必要， 甚至并不与其发展紧密

关联。

“有关国家是压迫性机构的

历来看法是， 国家起源与保护和

管理私人财富有关。

“政府的起源基本在于集中

领导权的制度化， 在其行政管理

功能的发展中成长为一种世袭的

贵族统治。

“历史上所知诸多的‘原始社

会’和六个主要古老文明，都是从

酋邦（等级制）社会发展而来的，

而酋邦本身是从分节（平等）社会

发展而来。 ”

我相信，随着塞维斯这部大

作中文版的面世，将对近些年来

中国考古界围绕“社会复杂化”、

“文明探源 ”以及 “早期中国 ”开

展的讨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也期

待能有更多的人类学译著精品

面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

邗 （上接 9 版）

■ （下转 11 版） 隰

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的夏伯

嘉教授长年研究欧

洲中近古史，中西文

化交流史，是为数不

多的海外研究西方

历史的中国学人。夏

教授精通八国语言，

近年来研究兴趣转

向中西文化交流史

并深有造诣，在世界

史的视野中对重新

认识中国历史文化

提出了新的见解。近

日，《文汇学人》特约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狄霞晨老

师对夏伯嘉教授进

行了采访。

海外研究西方历史

的中国学人

文汇报：夏教授，您好！ 感

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您祖籍上

海 ，出生于香港 ，曾在英 、美 、

德留学， 在美国的高校任教，

又兼任台湾“中研院”院士。 很

少有学者有像您这样丰富的

跨文化背景，能否请您具体介

绍一下您的教育经历？ 您最初

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后来的专

业方向为什么选择了欧洲史？

夏伯嘉： 我的父亲是上海

人，母亲是宁波人。 我是1955

年在香港出生的，那时香港还

在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我的

同学中很少有人是土生土长

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

子女 。 他们大部分都比较实

际，希望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

份好工作 ， 学理工科的比较

多，对文史比较敏感的还是少

数 。 我从小喜欢看金庸的小

说 ，梁羽生的小说 ，他们的小

说都有中国历史大背景， 让我

对中国的文学、 历史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我的中学课程分为

两个部分： 一是按照英国的制

度，像英国文学、历史等课程都

是用英文教学的。 历史课程分

为两个部分， 一是从法国大革

命到二战的欧洲历史； 二是中

西交流史， 从鸦片战争讲到20

世纪。 还有两门课是用中文来

讲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两

门历史课在讲到鸦片战争的时

候说法是完全相反的： 英国历

史课本说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

错，因为中国闭关自守，不愿通

商； 中文的教科书却说鸦片战

争代表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割据中国， 是英国人的

错。由此可见，当时香港的教育

充满了矛盾， 也充满着一种令

人思考的刺激。 香港本身就是

鸦片战争以后才诞生的一个城

市， 它的历史跟中西文化交流

是分割不开的。我出生于香港，

可是我的父母亲都不是香港

人，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刺激下，

我对自己的历史， 香港这个城

市的历史与整个当代中国的历

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之所以会选择欧洲史作为

我的研究方向，是有多方面的

原因的。 从正面来说，小时候，

父母亲经常带我去澳门。 从香

港到澳门坐船才一个多小时，

很方便。 在这座拥有400多年

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小海港

城市里， 我看到了有700年历

史的葡萄牙建筑物，从而产生

了深深的怀古之情，这对我走

上对欧洲、西方历史的研究之

路是有推动力的。

我虽然对中国历史很感兴

趣 ， 但是当时面对着两大矛

盾。 一是要了解香港诞生的历

史很困难。 香港一直是一个非

常商业化的社会，那时候的文

化气息比现在还要薄。 现在大

家已经可以在书店看到不少

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很多也是

回归前后出版的。 但在我生长

的年代，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基

本上不出四五本，其中学术性

强的都是英国人写的，但他们

却从来不用中文史料。 这是我

选择读西方历史的原因之一。

二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同

解释，我刚才提到的对鸦片战

争的不同解释就是一个例子。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做一个

中国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

拿的是英国、 香港的护照，但

这个护照并不等于英国护照，

每一次去英国都是需要签证

的。 在身份上我没有中国籍，

可是在感情上、文化上我是一

个中国人。 我不知道要怎样研

究中国历史，所以决定先去研

究西方文化。

文汇报： 您在海外的时间

很长，是否也碰到过其他研究

西方历史的中国学人？ 您精通

8门学术语言， 能否分享一下

学习外语的经验？

夏伯嘉： 最早的一位是何

炳棣先生。 他是抗日战争胜利

后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博

士论文写的是英国经济史。 他

在自传里指出他在50年代的

美国感受到了种族歧视，特别

是学界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

历史的排斥，所以他决定把精

力转往中国历史。 我在国外碰

到的同辈学者中没有中国学

者研究西方的；到了八九十年

代才开始有年轻的中国学者

研究西方 。 中国学者到了美

国 ， 他们的老师往往会劝他

们，为什么你们不研究中国本

身？ 研究西方的中国学者在国

外往往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这跟语言训练也很有关系。 对

于中国学者来说，除了英文以

外还要学习其他的西方语言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有些中

国学者本来可能想研究西方，

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研究中

国更能够发挥中文母语的先

天优势。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需要

通过德语与法语， 通过以后，

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学下去。

但我出于研究的需要，就去学

别的欧洲语言，陆续学了拉丁

文 、葡萄牙文 、意大利文等欧

洲语言。 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

语言训练实在不够，所以一直

没有放弃要多学语言，这个可

能是我苦学语言能够成功的

一个因素。

文汇报：您是欧洲史专家，

《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 》对

欧洲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后的

复兴运动作出了全面的研究 。

天主教往往被视为保守的一

派，但您却注意到它现代性的

一面。 如何评价天主教的保守

性与先进性？ 欧洲史的研究基

础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

何帮助？

夏伯嘉：每一种文明，每一

个宗教，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进

步的一面， 也有保守的一面。

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会作为

一个历史的现象，当然不能避

免受到历史力量的推动，它在

不同的时代扮演了不同的历

史角色。 中世纪的时候，它曾

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夏伯嘉教授：

在世界的历史中思考中国
采访 狄霞晨

书评|访谈录


